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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生和逐步得到解决，根本原因在于老挝国内冲突和对外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得益于老美

关系、老泰关系的发展。难民问题的解决，关键要看难民来源国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另外，生活在难民营

里的老挝苗族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难民问题的解决创造了相应的条件。与此同时，难民接受国

对难民来源国是否采取相对友好的政策;难民营能否接受外来援助; 难民接受国能否积极推动难民移民第三国等也是促成难民

问题得到解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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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我国的国际影响
力越来越强，对周边事务的参与力度越来越大，因此

有必要更加重视当前的全球性危机———难民问题。

曾经影响很大的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逐步得到

解决，对这一问题进行回溯式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对如何应对周边难民潮、如何管理难民营、如何解
决难民滞留等问题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在学术层面
上，我国对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研究几近空

白，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也属必要。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特

别是关注聚居在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老挝苗族
和难民两个概念均有歧义或多解，本文首先对这一问

题进行厘清。再从进入和离开难民营这两个的角度
切入，梳理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展脉络，并重点补

充国内尚缺的资料和数据。在概念和宏观事实已经
论述完备的基础上，本文还将进一步在政治、经济和
社会三个方面对老挝苗族难民的状况展开论述和探

讨，以期对该问题做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一、两个概念:老挝苗族、难民

( 一) 老挝苗族和 Hmong

本文所使用的“老挝苗族”一词指的是老挝境内

的苗族和与这部分苗族有紧密联系的，生活在老挝之

外的苗族及其后裔，包括生活在西方的和生活在泰国

难民营的苗族。

东南亚苗族自称 Hmong，这一称呼随着老挝苗族

流散到全球而被很多国家所采用。相对于 Hmong ，

“在汉语语境中，苗族是大的族群统称，而在英语语境

中，是 Hmong 而不是 Miao 成了大族群的统称”。
［1］( P223)所以，Hmong和苗族的主要区别其实是语言学

上的，而不是民族学上的。对 Hmong 的翻译有“赫

蒙”、“蒙”等。西方文献中也有时用“Miao”、“Meo”

等词称呼东南亚苗族，尤其是早期文献。本文将
Hmong等西方文献中出现的苗族的不同称呼都统一

翻译成苗族。这符合苗族研究的规范，也符合中国约

定俗成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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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

难民( refugee) 一词在国际法上有严格的定义。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将难民定义为:“现居
住在原籍国或惯常居住国之外的地方;因种族、宗教、
国籍、隶属于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或政见关系，有确凿
理由害怕遭到迫害; 不能，或者因为惧怕迫害而不愿

接受原居留国的保护，或返回到那里”。① 从公约的
规定看，难民的定义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即“政治难
民”，早期从老挝逃往泰国的难民大多数符合该公约
的规定，所以成为国际社会所称的“印支难民”的一
部分。“经济难民”则是以经济为目的迁徙，并非躲
避政治迫害，因其大多又是非法越境，故被纳入“非法
移民”( illegal immigrant) 的一部分，不属于狭义上的
难民。但是，当难民潮形成，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
机时，通常泥沙俱下，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混杂在一

起。老挝苗族是在美国的秘密战争( Secret War) 过程
中形成的，当时美国政府为换取他们参战，对这部分

人有过做出善后安排的相关承诺，因此对老挝苗族难

民的甄别相对宽松，美国也接受了最多的老挝苗族难

民，时至今日有近 20 万老挝苗族生活在美国。在西
方国家的老挝难民有不少是经济难民，尤其是 80 年
代中期以后接收的，但他们都具有难民身份。因此，
本文未采取狭义上的难民定义，而是将生活在泰国难

民营中的“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作为难民整体进
行研究。

二、老挝苗族难民问题的发展脉络

1975 年，老挝人民革命党夺取全国政权并实行
“社会革命”。大量的老挝苗族因此跟随王宝 ( Vang
Pao) 参与针对老挝人民革命党政府的秘密战争。战
争失败后，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于是大量逃往泰国，形

成了一定规模的难民潮。②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国
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分阶段地对这些老挝苗族难

民给予了帮助，将他们中的大多数安置到十几个西方

国家和地区。这些移居到西方国家的苗族难民 90%
以上都是以泰国为中转站，在泰国难民营里生活的时

间长短不一，短则 2、3 年，长则 20、30 年。

( 一) 进入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

有数据显示，1975 年一年间就有 6 万老挝苗族人
逃往泰国，其中 44000 人被泰国难民营收留。［2］自此
开始，一般认为有三波老挝苗族难民潮。第一波:
1975 ～ 1977 年，主要是王宝、杨道( Yang Dao) 等苗族
反政府武装逃入泰国。第二波: 1978 ～ 1982 年，其中
1979 年形势较为严峻，在泰国难民营的估计有 6 万左
右，另外每月还有 3000 多人企图渡过湄公河寻求避
难。第三波: 1982 ～ 1986 年，难民数量继续增加。到
这个阶段，逃入泰国的老挝苗族难民数量不易准确统

计，因为每个月或者说每天都有新的难民到来。这些
难民绝大多数进入了难民营，少数担心难民营关闭的

苗族难民则躲藏在丛林中，只有极少数潜回老挝继续

从事反政府活动。之后，随着苗族难民被大规模安置
到西方，以及老挝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苗族的外

逃现象逐渐减少，难民的绝对数量在 80 年代中期后
逐步下降，但经济难民的比例在上升。笔者认为，在
前三波难民潮之后，还有第四波难民潮( 2005 ～ 2007
年) 。从 2005 年开始，泰国北部又出现大量老挝苗族
难民，按照泰国官方的说法，这些难民是被最终会送

达西方的谎言骗进泰国的。2007 年 8 月间，泰国方面
声称该年年初有 7739 名老挝苗族难民非法进入泰
国。③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 2009 年 4 月 3 日在日内瓦
万国宫发布的新闻摘要显示，这期间老挝苗族难民集

中在碧差汶府的挽南考 ( Huay Nam Khao ) 难民营，
2007 年 2 月已被泰国遣返大约 2000 人，尚有 5000 多
难民滞留此地。④ 这一问题后来直到 2009 年才得到
解决。
( 二) 离开泰国难民营的老挝苗族难民

在泰国给出的老挝苗族难民出路的政策选项中，

最优的选项是努力和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合作，将难

民送往第三国。1975 年到 80 年代初期，西方国家按
照正常的难民甄别和归化程序，每年都接收数量不等

的难民。80 年代中期后经济难民大幅增加，接收难
民的口径随之收窄，1997 年后美国接受老挝苗族难
民的数量急剧减少。不过，从 2001 年开始，受“9·
11”事件影响，美国削减了其他国家的移民配额，为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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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难民署官方网站 http: / /www． unhcr． org． cn
王宝，亲美苗族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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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HCＲ asks Thailand to clarify situation of BBC guide to Laos，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Ｒefugees，3 April 2009，htt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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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难民留下了每年高达 7 万人的移民配额，这成了老
挝苗族难民大规模移民美国的“末班车”。［3］位于华
富里的探克拉布寺 ( Wat Tham Krabok) 从 1975 年开
始大规模收容难民，90 年代当其他难民营先后关闭
时，大量老挝苗族难民逃往此地，最高峰时收容了

35000 人。长期滞留的难民于 2001 年后开始移民美
国，2004 ～ 2005 年间规模较大，此后此地仅剩下个别
苗族家庭。
第二选项是遣送回国。西方国家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后对接纳老挝苗族难民态度消极，大量难民主

要是经济难民因而滞留难民营，泰国不得不考虑遣

返。在老泰关系改善后，泰国开始大规模遣返老挝苗
族难民。1985 年后，泰国将这些苗族难民集中在清
康( Chiang Kham) 难民营等待遣返，该难民营于 1993
年关闭，其他难民营在此前的 1992 年就已大多关闭。
但是经济难民还是持续涌入，泰国政府因此又建了一

些营地，1992 年，班纳波 ( Ban Napho) 难民营成了那
些要被遣返的苗族人新营地，“这些人被否决具有难
民身份，并由此拒绝对其重新安置，该营地于 1999 年
12 月关闭”。［4］( P23)

遣返只能减轻泰国的压力，但不能根本解决问

题，时至今日仍有零星的老挝苗族进入泰国。同时，
遣返往往是强制进行，会引发人道主义问题和招致国

际舆论批评。2009 年泰国将挽南考难民营剩余的
4000 多名老挝苗族难民全部遣返，立即遭到美国等
西方国家的强烈批评。人权团体尤其是在美国的苗
族团体一直以来都声称被遣返者在老挝可能遭遇杀

害或迫害。［4］( P25)

第三选项是接受归化。在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劳
动力的情况下，泰国也接受了少量老挝苗族难民的归

化，其中一部分本来就是泰国的苗族。1967 年几千
名泰国的苗族人因泰国国内局势动荡从泰国迁往老

挝，1975 年这些人又因老挝国内局势变化迁回泰
国。［5］( P113)泰国政府给予归化的老挝苗族难民一些财
政和教育方面的援助，允许他们加入泰国的苗族村庄

或者另外自己再建村庄。泰国接受归化的数量很少，
影响不大。

三、老挝苗族难民营的政治状况

决定老挝苗族难民营政治状况的首要因素是泰

国的政治倾向，其次是难民自身的政治倾向，最后是

难民的联合行动。
( 一) 泰国的政治态度

在 1975 年之前，泰国方面没有为老挝苗族难民
提供任何基础设施方面的帮助。此后，在联合国和一
些慈善机构的帮助下，泰国在老泰边境泰国一侧修建

了好几个难民营，这些难民营的条件差异巨大，有些

基本就是平地一块，难民需要自己搭建栖身之所，有

些难民营仅有一些拥挤的营房，有些难民营条件相对

要好一些。相当多的难民都住过这三种难民营，一般
来说刚开始是生活在条件差的临时安置所，此后再转

入条件稍好的难民营，在这里有简陋的医院和学校

等，最后再转入条件较好的大的难民营，有较为宽敞

的居所，有淋浴设施，有相对完善的医疗设备，如当时

最大的维乃难民营( Ban Vinai camp) 。难民营的条件
和泰国的政治态度有直接关系。在印支战争结束初
期，泰国把进入其境内的老挝苗族难民当作“自由战
士”，并对他们进行培训，用做颠覆巴特寮的力量，因
此态度相当热情，愿意改造难民营，或者腾出一些公

用设施供他们使用。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难
民的持续涌入，泰国政府深感难民成为一种负担，态

度开始消极，甚至开始逮捕非法入境者，对难民的需

求反应冷淡。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政治难民比例
下降，因此泰国方面说服联合国以“人道”的方式降
低难民营的条件。如降低食物配给和将难民的身份
甄别从适合于战乱时期的集体认定改为个别认定等，

以此来减少经济难民数量，防止用于政治难民的有限

的资源流入非政治难民群体。
( 二) 难民的政治倾向

按照政治倾向，老挝苗族难民可分三类:第一类，

梦想重回老挝; 第二类，谋求前往西方; 第三类，愿意

归化泰国。第一类难民曾经大受泰国政府欢迎，但此
后泰老关系改善，而这些人经常性地偷越边境袭击老

挝，给泰国带来巨大麻烦，也给其他苗族人在泰国的

境遇带来负面影响。第二类难民是最多数的，他们当
中很多人根据政治倾向应属于第一类，但因后来形势

变化，慢慢转变为第二类，尤其是一部分先期到达美

国的人在美国适应一段时间后，发回了许多美国生活

的信息，并且还指出美国的土地肥沃适合农业，这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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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许多人的疑虑。① 第三类难民非常少，大多情况
是因为找不到赞助他们前往西方的人或者团体，同时

又可能因为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不愿意重回老挝。
( 三) 难民的政治行动

老挝苗族难民在泰国难免处于极端弱势地位，经

常有难民营官员和泰国警察欺压难民，或者纵容一些

匪帮对难民进行勒索。在很多难民看来，“泰国难民
营管理官员，残酷而多变，难民们任凭官员摆布，如果

稍微不从，就会遭到惩罚”。［6］( P66)难民营里曾出现过
带有宗教色彩的苗族复兴运动———库豪运动 ( Koom
Hanm Movement) 。［7］该运动是一种宽泛的政治行动，
政治功能并不是很强。
总之，从难民方面看，生活在难民营的老挝苗族

因难民营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族群自身的政治局限，原

有的政治目标逐渐失去号召力，而新的政治联合行动

还很脆弱，所以几无政治发展。到后期随着经济难民
比例上升，难民营给泰国造成的政治麻烦变少，难民

营易于在泰国存在，但这也意味着难民营的政治庇护

功能在不断下降。
从泰国方面看，泰国的难民政策大大减弱了苗族

难民对老挝的敌视。一是因为泰国致力于将他们重
新安置到第三国，为他们找出路。二是随着泰国的遣
返政策和老泰关系的改善，使得以泰国为基地进行的

反老活动的空间大大缩小，也因此消除了一部分人打

回老挝的愿望。三是归化泰国的老挝苗族面临的是
在泰国的发展问题，所以逐渐不关注老挝的问题。

四、老挝苗族难民营的经济状况

老挝苗族难民在难民营的生活总体上是非常艰

苦的，没有形成基本的经济体系，生活必须品也很缺

乏，供应不稳定。但是，难民营还是有一定的经济活
动，对改善生活状况有很大帮助。难民营的经济活动
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接受国际社会和慈善组织的
救济;二是接受已经移民西方的亲戚汇款。这两项资
金最为大宗，但几乎完全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和前往

西方的储蓄。三是从事生产。和世界各地的难民营
一样，泰国难民营也是被是隔离的。苗族难民们不能
自由走出营地，而且难民营大多设在偏僻山区。为了
生计，苗族难民时常潜出难民营去干农活。泰国难民
管理当局事实上也了解这一情况，但鉴于难民营生活

水平过低，一般情况下都采取默许的态度。所以，只
要难民不走远，还是会“被允许走出难民营，去种植菜
园和向泰国人找点农活干”。［8］( P13 ～ 14) 四是参与商业

活动。老挝苗族难民会单独或者有组织地参与一些
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难民营内
的商业活动。难民营里有苗族人自己经营的小店铺，
主要的顾客对象是难民，偶有少数游客，销售的货物

基本是苗族人的手工小物件，尤其是苗族的刺绣。对
于这些商业活动，泰国的难民管理当局采取默许态

度，但限制在难民营周围。二是难民营外的商业活
动。在联合国有关机构的组织下，难民营里生产的一
些刺绣由援助机构帮助销往世界各地。通过这类商
业活动，苗族难民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苗族人建立起商

务关系，西方的苗族人帮助争取订单，又帮助销售，不

过这些商品主要还是在西方的苗族社区里消费。在
老挝经济较封闭的时候，一些来自老挝境内的苗族手

工艺品，也通过难民营与西方苗族的关系，先进入难

民营然后再转销其他地方。
难民的经济状况尽管不佳，但总体上看，苗族的

经济模式有了很大改变，反而有了更多的国际市场因

素介入。从难民营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最为重要的是
争取国际援助，其次是设法让难民营里具有自身生产

能力，并为之提供市场帮助。

五、老挝苗族难民营的社会状况

泰国难民营里的苗族在动荡中经历了社会变迁，

在社会组织、女性地位、教育与青年等方面都有一定
的变化。
( 一) 新的社会组织

苗族传统的主要社会组织是亲属网络。亲属网
络在苗族逃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依靠亲

属间的相互支持，许多人克服困难到达泰国，接着又

通过这个网络帮助还在老挝的亲属来到泰国。不过，
难民营的分散和封闭以及逃亡过程的失散，使得大多

数的亲属网络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另外，难民营的
管理权掌握在泰国管理当局手中，亲属网络的权力核

心———氏族领袖的地位明显下降。这些在一定程度
上解构了传统的苗族社会组织，从而催生了新的社会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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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最初阶段前往美国的苗族人因为适应不良或者抱着希望难民营里的同胞继续斗争的政治目的，发给难民的信息基本是负

面的，这让许多难民营里的苗族人心生畏惧，经过一段不长时间之后，这些信息才开始慢慢客观起来。



大多数老挝苗族难民内部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是

跨越氏族的，虽然组织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各个氏族领

袖的手里，但组织的价值已经不是以单一氏族为取

向，而是具有以苗族整个族群为取向的特点。另外一
种社会组织是外来的，难民营里有许多外部社会组织

进入，“至少有 50 个不同的组织在提供扫盲、健康护
理、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教育服务”。［9］( P67)其
中相当部分是泰国的基督教慈善组织。这些组织履
行了难民营内部大部分的社会性职能，并推动难民们

成立一些诸如防止流行病之类的志愿组织。这些新
组织除了影响到氏族领袖在社会组织中的权力，还有

取代亲属网络作为主要社会组织的趋势。
( 二) 女性地位

在难民营中，女性地位有所提高，这主要归功于

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开发的刺绣项目，女性在难民营中

变得工作繁忙，而擅长农活的男性则因缺少耕地而变

得无所事事。另外，难民营的政策也对女性有利，诸
如苗族的抢婚陋习等，在难民营管理当局和相关国际

组织看来是不可容忍的。在难民营的社会中，女性的
基本权益反而易于得到“公力救济”。
( 三) 教育与青年

难民营基本上都能提供初级教育，主要功能是扫

盲，但条件较差，校舍不足，很多儿童无法上

学。［8］( P13 － 14) 更高级的教育根本没有，泰国政府并不

提供渠道让难民儿童接受泰国的正规教育，而扫盲教

育中，他们所学的泰语又无大的用处，难民总体上对

难民营里的教育比较冷淡。苗族本身是看重知识和
教育的，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难民营有约 600 名曾在
老挝万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重新联合起来，专门负

责难民与相关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事务。“这
些学生中有很多人成长起来，得到较好的地位，日后

成为美国苗族社会的中生代领袖”。［10］( P35)

难民营打破了一个族群原有的社会结构，催生了

新的社会组织，女性取得了新的社会地位，青年也改

变了原有的社会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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